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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厌杏

三月初三。

清晨。

昨夜无星，一夜浓雾，湿了街道的青石板，此时还有似有

若无的淡雾缭绕着，沾衣欲湿。

天色只蒙蒙亮的光景，街上冷冷清清的，两旁的店铺大

多还未营业，只有一两家饭庄酒楼的伙计一边打着哈欠，一

边懒懒地出来开门，脸上有分明的疲倦之色。

得、得、得———

与其说是缓慢不如直接认为是迟钝的马蹄声，以会让人

听得睡着的频率敲在青石板上，一下，又一下，让人忍不住要

去怀疑这匹劣马今年的高寿几何。

但事实上，不需要伯乐也可以看出这是匹多么神骏的

马，微湿而愈加黑得发亮的鬃毛，劲健得不知可以倾倒多少

匹怀春母马的体格，有力的四蹄，即使经过一夜的疾奔也完

全不至于要让它以如此侮辱的速度前进。当然———这是建

立在它可以自主决定的前提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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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，前面牵着缰绳以龟速前进的青年注定它只能继续

忍辱负重下去。

天色渐明，前方的雾色越来越淡，青年忽然止住了脚步，

空着的左手撩开了搭在额前的湿发，发下的眼还是闭着，鼻

翼微微耸动，似在嗅闻什么。

这个味道是———

难道———不会吧———

有几分艰难地半睁开了眼，青年立在街心，前后看了看，

没有？不至于吧，难道他已经恐惧到会出现幻觉了？连梦里

都会出现那种该死的味道吗？

似乎做出草木皆兵的蠢事了。

摇摇头，正想嘲笑一下自己的神经质，但是———不对，味

道变浓了，是从那个方向———

目光转回去，片刻后，前方左侧五尺之遥的小巷子里，果

然步出一个素衣少女来，臂弯间挎着一个精致的竹篮。

不是美人。

脑中第一个闪出的印象。

有点无奈于自己的本能，其他主事真没讽刺错，在去赴

死的路上还有心情留意一个路人相貌的自己，将来真不知会

死在哪株牡丹花下。

那少女似乎感觉到他的目光，脚步略有些迟缓，下意识

抬头看过来。

黑的发，淡粉的脸，颜色浅约如杏花。

第二个比较明确的印象。

也是，让现阶段的他不能不蹙眉的印象。明知道是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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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道理的比小孩子还幼稚的迁怒，但是想到那种东西，原来

已经郁闷到谷底的心情就更加好不起来。

素衣少女看着他，面上现出微微的惊诧之色，眼眸有些

慌措地眨了眨，淡粉的容颜漾出浅浅的晕色。

这是完全未施脂粉吧，才会连脸红也如此淡然。这个年

纪的女孩子不多见的朴素。

见过太多这种反应了，青年微微颔首，回了个微笑。就

算此时心里一万分厌恶与那样东西沾上一点边的人事物，但

得益于长久以来养成的良好习惯，只要对上女子就是近乎完

美的礼貌。

少女似被他一笑更加无措，压在竹篮边沿的手不知不觉

松开，覆在上面的薄纱轻飘飘随风而起，在空中翻转着打了

数个旋儿，翩然落到了青年身侧的马鞍上。

青年为这意外僵住。薄纱自他面颊拂过的那一刻，他十

分肯定闻到了那种痛恨的味道。

少女也怔了一下，立刻挎着竹篮小跑了几步到他面前，

微低了头，“对不起。”

一开口，不同于怯然羞涩的外貌，声音竟然出乎意料的

沉静。

努力保持微笑，“没关系。”

雾气渐渐淡化至无，两个人相对站了一刻，眼见对方并

没有主动归还薄纱的意思，少女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，

“殷主事？”

完全没有注意到少女的称呼，青年微垂的目光定在了她

的竹篮里，然后———就一直定在了那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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篮子里其实只有小半篮素白的杏花瓣，应该是刚摘下

的，还带着蒙蒙的水汽。另有两枝杏枝似乎是要用来插瓶，

斜在一边，半截淹在杏花瓣里，整体看去分外清新而赏心悦

目。

“殷主事———喜欢杏花吗？”少女顺着他的目光垂眼，微

微笑了，拿出一枝递给他。

一半盛放一半含苞，花枝花型无可挑剔，晶莹的花瓣随

动作微颤出动人的姿态，剪枝的人显然是个行家，挑的是最

适合插瓶的一枝。

因着她的赠花，青年终于有了反应———见鬼似的连退了

两步———局外人说什么也不能理解的反应。

“我没有恶意啊。”少女有些尴尬的样子。

也难怪吧，对陌生男子的示好举动本来已经要耗尽不多

的勇气，却遭到这样伤人的回应，对于自尊或者面子都是不

小的打击。

好挣扎———

心里激烈交战着，这种东西是他最不想看见的，难道就

不能挑别的送吗？很不想很不想接下来呢，但是看着倾慕他

的少女伤心又实在不是他忍心做的事，害得小姑娘哭泣的话

他的招牌就更等于砸了。

颤抖着，伸出手，青年并不知道自己脸上的笑容扭曲到

了什么程度，见到少女重新扬起唇角，只当是自己接花的牺

牲换来了对方的展颜，于是撑着笑下去，“谢谢。”

少女的笑容加深，似羞涩而不再说什么，与他错身而过

之际，顺手拿走了马鞍上的薄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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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着少女纤长的背影渐渐远去，青年松了口气，立即像

甩烫手山芋一样把那枝杏花扔到路边，以与之前截然不同的

速度翻身上马，迅速离开了这条充斥着杏花香气的街道。

他走得过快，而且又不回头，所以并不知道在他进入另

一条街道的同一刻，还没有走远的少女回过身来，走到路边

捡起了被他丢弃的那枝杏花。

沉静的眼眸里映出了浅浅的笑意，“明明是连沾有杏花

味道的薄纱都不愿碰触的人，这么厌恶也还是接下，将离坊

殷采衣的名声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”

少女小心将杏枝放回竹篮，笑意之后涌出了淡到几乎看

不出的孤寂。

人人都能让你这么珍惜，谁对你而言都没有差别，那究

竟，要怎么样才能让你真正看见呢？

“我只是不甘心⋯⋯继续这样年年岁岁背后的守候了

啊。”

?　　　　　?　　　　　?

转入另一条街的青年并没有再奔驶多久，空气中的杏花

幽香渐渐消失，他面上现出松了口气的神色，翻身下马，牵着

马再度恢复蜗行的速度。

喜欢杏花？青年苦笑着摇一摇头，原来确是不讨厌。

但此时连夜赶路，不知下场如何，大好年华如花美眷统

统跟着悬在半空，为的正是那一小盆珍品杏花，他现在闻到

那种味道都觉得一阵恶寒，还会喜欢才是不可思议的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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嗯？想到那句话好像有点不太对———

他顿住脚步，微倦的眸中闪出深思。

殷主事，你喜欢杏花吗？

那句话是这样的吧———路边一个随便偶遇的少女，都能

叫出他的名字和身份，殷采衣抓了抓头发，难道他的名声已

经大到这种地步了？

他承认，因为嗜交美人的爱好，在外面他的名声是比拂

心斋的其他主事来得响亮了些，但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

下，已经如此响亮了吗？

这么说的话，难道以后他连街都上不成了？迟缓地走

着，殷采衣微锁眉头认真地想，要是每个姑娘都送他一枝桃

花杏花什么的他怎么受得了，自己只不过比别人稍微好看一

点英俊一点潇洒一点温柔一点，果然美貌是柄双刃剑啊，有

的时候也是会变成负担的。

看来有必要去定做一个面具了———

他郑重的思考就到这里，垂下的眼帘里出现了一双绣

鞋。

受完惩罚他要立刻马上去定做面具。这样想着，殷采衣

抬起的脸上已带了惯常的温柔笑意，心里暗自希望着，这一

位别再送他杏花。

“殷主事。”可爱的圆圆脸少女笑眯眯地看着他，“你走过

了哦。”

“即墨？”殷采衣一呆。

是三爷身边的小使女。他忙仰头，果然“拂心斋”三个大

字在晨光中粲然生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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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天就来了？进来吧。”即墨跳上了台阶，“三哥已经知

道杏花的事了。”

只这一句，殷采衣再也笑不下去。

拂心斋是专营花木的商行，下属一共二十八分行，殷采

衣的扬州将离坊就是其中一个。半个月前，他亲自由总斋护

送四盆宫三新培育出的异品回坊。本来，截至到到达扬州的

前一天一切都还很完美。

问题出在当晚，因为两个花匠浇重了水，次日花根出现

了些微的腐烂现象，他忙乱了一天，特地从坊里调人疾赶来

歇脚的客栈，使尽了所有能用的补救办法，但到了傍晚，四盆

异卉还是死了一盆———

死的那盆就是杏花，这也就是他现在何以连闻到杏花的

味道都要暴走的根结所在。

“殷主事？”即墨奇怪地加大声音又叫了一遍，“你不进来

吗？”

“等等。”殷采衣叹了口气，“我还没做好赴死的准备。”

即墨笑起来，“三哥有那么可怕吗？”

“你把二十八分行的主事全都抓来问问就知道了。”殷采

衣继续叹气，“瞧瞧他们有没有‘可怕’之外的答案给你。”

即墨略歪了头，“牵扯到三哥的心血，后果好像是有点严

重啊。”

“是非常非常严重。”殷采衣纠正。

拂心斋四大执事者之一，专司培育新花种的宫三蔽日，

其人其性，视人命如草芥，视草芥如人命。此十二字真言，各

分行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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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这种人生观是非观的三爷眼里，自己这条命比之拂

心斋路旁的野草未必贵重到哪里去吧。

殷采衣顶上黑云层层，几乎可以看见阎王老兄泡好了茶

正恭候他的大驾。

“难得看见殷主事这么紧张呢。”即墨嘻嘻笑，“别磨蹭

了，跟我走吧。”

“三爷特地叫了你出来守我？”殷采衣微微诧异。不是

吧，还找了丫头堵他，他的活路———越来越渺茫了啊。

看看已被一边下人牵走的马，好后悔这么早就来请

罪———他可不可以当自己还在路上没赶到啊？

“殷主事啊。”即墨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“我进去换个美人

出来你是不是就能干脆点了？”

“呃？”摸摸鼻子，殷采衣跟上去，“不用不用，即墨儿也是

个美人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少女弯了眼眸，“殷主事好意思说，我可不大好

意思认呢。”

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啊，即墨儿。”他又忍不住叹气。

“知道是玩笑话也忍不住有点开心呢。”即墨笑着，“不过

哄得我再开心也没用啊，你还是想法子去哄三哥吧。”

“哄三爷？”殷采衣有些诧异，“要我去赞他比我还英俊潇

洒吗？这个有用？”

“咳咳⋯⋯”即墨呛到，“你觉得呢？”

殷采衣反应过来，他日夜兼程连赶过来，此刻神志未免

有些迟钝，苦笑，“好丫头，我命不久矣，你还有兴趣找我的

茬，就不能让我去得安心些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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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人已行至素处堂，即墨伸手指引，“殷主事先坐，大概

要等一会。”

“嗯？三爷肯出他的地盘？”

宫蔽日一向少在人前露面，他原来以为要到蔽日居去见

他的，现在不会是因为他才出来的吧？

头顶上的乌云又多了一层。

“没有啊，关三哥什么事？”即墨无辜地看他。

殷采衣揉揉眉心，努力想把思路理得清一点，怎么觉得

事情有点他不能理解的脱轨？

“我弄死了三爷的宝贝，他知道，然后我过来领罚。他叫

了你专门在门前等我，然后我们到了这里，他不出来要怎么

罚我？”

“我是在门前等人，但谁说是等你的？”圆脸的少女更加

无辜了，“三哥又不知道你今天一大早就来了。而且，我也没

说过要带你见三哥吧？他并没有见你的意思啊。”

“⋯⋯”

即墨忍住笑意看他茫然思索。这就是传说中灵动风流

的殷采衣吗？只是这种水平，连自己也可以三言两语就绕晕

他，实在是出乎意料呢。

“即墨儿，”殷采衣有气无力，“有什么话你就一次说完

吧，我的身心已经受够摧残了。”

“没什么啊，三哥只不过让我告诉你，念在你是初犯，就

先记着，这次就不罚了。”即墨眨眨眼，“而且有样宝贝送给

你。”

殷采衣怔了一下，逃过这劫了？这么简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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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送我宝贝———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被黄鼠狼拜年的那

只鸡呢？”

“你会为这句话而后悔的哦。”也没那么好蒙嘛，“是真的

宝贝呢，本来舍不得送你的。”

那就别送，正好他也没什么勇气要。殷采衣想着，心中

狐疑无限，宫三的手段，凡领教过的没有不胆寒的，从来也没

听说他对谁留过什么情面，没道理自己会是例外吧。

换个角度说，如果这位出了名绝辣的执事者是个美人，

那还可以多个想象的空间，认为他也是未能免俗地被自己的

风采倾倒，但偏偏，这个假设一点成立的条件也不具有。那

么，究竟是自己的哪个杰出之处引来了他的青睐？

他试探问：“如果我不想要呢？”

“还没见到就退缩？殷主事不像这么没勇气的人呢。”

“用冷静清醒才比较准确吧？”殷采衣微笑，他此刻混沌

的神志已完全恢复，宫三没理由无故放过他，文章定然出在

这后面的赠物上。

“我有点担心，对于三爷来说宝贝还能是什么别的东西

吗？假设一下，如果是再让我护送一盆什么珍品回去，然后

不巧那珍品又死在路上，两罪并罚之下就算策公子出面我也

没有生理了吧？即墨儿你不是外人，我说话也就没有修饰，

你想这种惩罚三爷有没有可能想得出来？”

不管多变态的惩罚方法安到三爷身上———事后都只能

承认，原来自己的想象力还是不够丰富。

即墨微微扬起了眉。之前是小看了呢。三哥虽然没有

这意思，但拿了他的猜测安到他们之前的计策上，竟是一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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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点破了其中的核心。

她摇摇头笑道：“你就看得我三哥这样可怕？放心罢，你

也知道他视草木如命，就算是想再匪夷所思的点子找你麻

烦，也舍不得在花木上动什么手脚的。”

之前挂掉的那盆小杏树还是她千求万求灌了无数迷汤，

才总算得了三哥点头的呢。

“这么说也是啊。”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
即墨看他兀自沉思，暗想这人心思机变，不要将来被他

联系来龙去脉，真看出什么来。因此眨眨眼笑道：“殷主事，

我有个美人的问题请教，你可不可以解答一下？”

殷采衣兴致微起，将疑问丢到一边，道：“你问。”

“我听其他分行的主事传说，这天下差不多随便哪个角

落都有你的相好，我有点好奇———”

“咳咳，停一下，谁告诉你是相好？”

“大家都这么说啊。”可见这人花到什么程度，“难道不是

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殷采衣郑重声明，“我就知道这些臭小子嫉

妒我的智慧和美貌已久，果然在背后阴险地诋毁我了。”

即墨诧异地睁大了眼，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出这种话———

自己这么完美也没敢如此嚣张啊，幸好三哥没来，不然一定

一掌拍扁他。

她收回思绪，“那么，不是相好是什么呢？”

似乎头一次被问到这种问题，殷采衣顿了一下道：“红颜

知己，至多只是这个，我不过陪那些美人弹弹琴作作诗而已，

其他什么都没做。真是，就算做了也要找个好听点的称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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吧，不懂风雅为何物的人，竟然用那么粗俗的词去唐突美

人。”

言下之意是，殷公子真正介意的只是“相好”这个名词太

过直白，不衬他的名头而已。

真是处处都比她嚣张呢。不过这么嚣张的人，应该也就

不会躲躲藏藏骗她吧。

即墨眼眸半弯成了月牙，真是想不到，原来风流天下知

的殷采衣还很纯洁。

“那么，我想请教的是，在这么多的红颜知己中，”她刻意

强调了一下那四个字，“殷主事最喜欢的是哪位美人呢？或

者说，是哪种类型呢？”

殷采衣一愣。这种问题当然不是第一次遇到了，只是以

往全被他含糊过去。

“谁比较重要———”声音略略惘然，“真的有思考的必要

吗？都是一样可爱的人，有什么差别呢。”

“怎么会没有？”黑漆的眼珠转了转，“就算是青菜和豆

腐，也总有一样是爱吃一样是不爱吃的吧。”

“啊，这个我知道。”殷采衣眼睛亮了一下，“我喜欢吃豆

腐。”

“⋯⋯”千伶百俐的拂心斋首席丫头终于无话可说了。

喜欢吃豆腐———果然是这个人会有的回答啊。

“就是这样了，”她辛苦地试图与他讲明白，“豆腐青菜有

偏好，天下那么多美人，总是会有觉得特别的，与其他人相比

起来有所不同，因而印象也分外深刻的人吧？”

殷采衣却似乎更加不解，“青菜豆腐怎么和美人比？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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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不是一个物种的嘛。”

即墨跌坐在身后的椅中，“⋯⋯我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属

于‘人类’这个物种。”

“是你要问的啊。”漂亮的眼眸里掠过一抹什么光芒。

即墨没错过，于是，诧然扬眉。

好个殷采衣，原来一直在和她打太极拳！

她露出可爱的假假的笑容，“反正她还没来，我只是怕殷

主事闲着无聊，才找个话题陪着解闷的啊。”

“她？”

即墨懊悔地掩住口，糟，说漏了嘴。明明想绕别人的，还

以为很成功，笨蛋一样地暗自窃喜，到头来，自己才是那个被

人牵着鼻子走的人。

唔，真不是愉快的事啊。

“原来送我的竟是个活人吗？”青年的神采终于一点点展

示出来，同样的扬眉，眉梢透出的已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

那种感觉———是心动的感觉。

只是不经意的一点点动作，就可牵着别人的视线再转不

开，眼角眉梢似染上春色无边，说不出的鲜明生动。

这个才是传说中的风流殷采衣的真正实力！

真是被诓了个彻底。人就站在面前，她却连他一分都没

看透，有点不甘心呢。

即墨眯了眼睛顾自笑，无妨，再嚣张又如何，横竖有人收

拾。

“现在还是什么都不能让我知道吗？”殷采衣轻笑。

即墨半侧过身，手肘抵在几上托着腮，“好吧，早告诉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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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刻也没什么关系。”反正大局已经定了。

“风相从，你没有一点印象吗？”

殷采衣往记忆里搜寻，“风相从———相从？三爷身边的

另外一个丫头？好像每年年会的时候会见到她。”

“啊！”即墨直起了身，笑眯了眼，“原来你记得我家相从？

好难得呢，还以为殷主事对美人之外的人一律选择性失忆。”

殷采衣微笑，“即墨儿，你对我似乎没什么好感呢。或者

可以直接伤我心地说———你讨厌我？”

不错，谁要我家相从喜欢你。即墨笑着，心里磨牙霍霍。

她的亲亲相从啊，集冷静与智慧于一身，她的厨师，她的

字典，她的智囊，她的情绪垃圾箱，她的镇定良药，从相遇不

久起就完美得将如此多的角色担当自如。

但是，相从相从，你为什么要去喜欢这个狡诈的男人？

不对，应该说，你为什么要去喜欢除我之外的任何别人———

热泪盈眶啊，越想越不甘心。

“为什么？我不记得有做过什么讨嫌的事情啊。”至少是

没有犯到她的事情。

拂心斋里谁不知道她在三爷心里的分量，虽是个丫头，

但有谁不要命了敢支使她，更别说得罪了。

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够讨嫌了，因为———我家相从竟然在

你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对你死心塌地这么多年。

愈加不平，即墨脸上的笑容却愈加灿烂可爱，“总之呢，

因为你不慎弄死了我三哥的宝贝，为防止你再继续弄死其他

的，所以三哥百般思索之下忍痛割爱，决定让我家相从即日

起跟着你，寸步不离，杜绝不幸的再次发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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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采衣闻言，近乎是哭笑不得地拨开了额前为雾气浸染

的半湿的碎发，优美的眉形完全显露出来，“这么扯的理由，

即使是欲加之罪也不是这样加的吧？被毁的那盆完全是意

外，我也为此忏悔过了。因此就要绑上一个‘寸步不离’的包

袱，三爷是把我当作毛没长齐的小孩子吗？”

即墨先怔了一下，好⋯⋯好风流的人。

顿一下，除了这个词竟是再找不出别的词语可以形容

了。刚才那个拂发的动作，连她从来不为美色所迷的人都忍

不住神迷了一下。这个人，简直就是生来让人心动的。

在他四处欣赏美人的同时，恐怕也有不少人在觊觎他的

美色吧。当然，她家相从绝不是这么肤浅的人。

“这个我不清楚，殷主事有意和三哥理论吗？他现在有

空，要不要我传报一声？”

殷采衣摆手，“不敢劳烦你。不管怎样，这趟能完整地带

着我的身体回去，已经是件感激涕零的事，附赠一样更该值

得感激吧。”

“其实呢，说白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我家相从就是去监

视你的，不想她说坏话的话，记得要对她好一点哦———嗯，不

止，要很好很好。”

“还是觉得有点诡异的惩罚———”三爷的行事越来越难

以捉摸了，果然当之无愧最神秘的执事者之名。

即墨略侧头，“有吗？殷主事，你老实说，你之前回扬州

的一路上一共进过多少家青楼见过多少位美人？”

殷采衣摸摸鼻子，“你知道？但是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嘛，

路过总不好不去看一看朋友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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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话拿出去说，你瞧信你的人满天下数不数得出五个

来。”即墨有些幸灾乐祸，心底的那份不甘随之再度跑出来。

讨厌，明知道这人的风闻这么差，相从到底看上他哪一

点啊！

“总之结论是，你的怠慢职守是事实，所以相从才要去看

着你。”即墨摆出郑重的样子，“我再说一遍，你要对她好点

的。”

殷采衣无奈地摊一摊手，“明白。不过我能不能问一声，

相从姑娘到底什么时候出来？”

“不是出来，是回来。她有事出去一下，我刚在门前就是

等她的。”即墨站起来到堂外看了一下，“这么久，也该回来了

吧。”

“相从———”慢慢重复了一遍，低头自语，“生得什么样子

呢？”

即墨霍然回头，“你不记得？”

殷采衣退了一步，“那个，我只是记得年会的时候她会出

现，一年只见一面半面，印象模糊点情有可原吧？”

“你———”正想说什么，眼角余光瞄见正从石板路过来的

素衣身影，于是微微笑了起来，“不用想了，你马上可以见到

了。”

第二章　万能丫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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纤长的身影渐近，经过如此长的铺垫，饶是见遍天下美

人的殷采衣也不禁期待了起来。

主动走到即墨身边，正与五步之遥抬起头来的少女打了

个照面。

“你———”

“殷主事，”少女浅浅舒展了嘴角，颜色浅淡一如手中杏

花，“幸会。”

“⋯⋯幸、幸会。”

殷采衣第一次对着女子结巴。

“咦，相从，你这个不是带去给章婆婆插瓶的吗？”即墨探

头过去，“怎么又带回来了？”

相从浅笑，“她只要了一枝。”

记得她的篮子里是有两枝杏花，那么这枝是———

忽然有些心虚，生平第一次糟蹋女孩子的心意，没想到

就被逮个正着，天上不会真有神明之类的东西吧？

如此看来，人家显然也不是因为心仪他才送他东西的

啊，多半只当他是认识的路人，见着了随手惠赠而已。

松了口气，可以不用去定做面具了。自己的知名度没高

到以为的地步呢，唔———想想又实在是有点郁闷的事。

“好啦，”即墨扯扯他衣角，“发什么呆，认真认识一下吧，

这个就是我家相从哦。”

相从轻浅一笑，“殷主事还在意杏花吗？我先去放一

下。”

“咳，不用不用。”有点尴尬地阻止，原来小姑娘不是看不

出来啊。不过这么说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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